[image: image1.jpg]Bt



[image: image2.jpg]





      


    第137期   2012年3月16日  








国会议员们和林氏兄弟合影。（左起：国会议员大卫·斯威特、林鸣立、国会议员艾维·派克莱特、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和林慎立）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2011年8月7日止，已有超过1亿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两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上海的两兄弟林慎立、林鸣立在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办的“帮助良心犯”的听证会上作证，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正在中国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林鸣立：绑架四次 非法判刑六年 酷刑加身 


林鸣立说，他曾四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失去人身自由。 


他回忆到：“最后一次被绑架，中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绑架了我，并以一个精神病人的指控判我有期徒刑六年。六年期间，我遭到了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一开始，他们让我坐在一个小圆木桶上，从早晨五点半坐到晚上八点半，腰要弯成九十度，两手臂放背后，不能动，动就会挨打。这样的姿势人要不动是不可能的。我一动他们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蹬我，往我的头上和脸上蹬，我满嘴的牙都是被他们蹬掉的。”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他们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我不肯，他们就把我捉到厕所里，把我的衣服扒光坐在水泥地上，用冷水浇我，一边浇，一边还用带刺的竹子抽我的头，抽的我满头是血。他们还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晚上不让睡，白天还用高音喇叭对着我放诬蔑和谩骂法轮功的广播。那时候，我每天昏昏沉沉，不知道白天、黑夜，他们还不让我大小便。”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绝食，他们就强制野蛮灌食，灌食就要插管子，管子已经插到胃里了，他们就故意拔出来，再插，反复折磨我。最后，我的食管被插破了，管子拔出来时，连血一起带出来，嘴上都是血，后来，医生看有生命危险，他们才允许我去医院。还有一次，他们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我没答应，他们把我抓起来，往墙上摔，并用开水浇我的脸。” 


二零零一年被劳教期间，他被强迫每天要干到十点半，甚至十二点，干不完，就会被倒着吊起来，下面放着马桶，警察还威胁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让人吃屎。 


目前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更严重的情况还很多。林鸣立看到的、听到的就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折磨的惨叫声不断传到耳朵里来。他说：“我曾将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他们从四楼摔下来……一个法轮功学员头被打烂。”“有一个学员因不放弃信仰，被强制灌食时，竟被灌进大小便……” 


林慎立：被迫做苦役每天十二小时以上 


林慎立讲述了自己在中共劳教所受到的折磨：“我被任意打骂。在寒冷的冬天，我被迫洗冷水澡，每天早上顶着月亮去做苦役。晚上顶着月亮回住宿，每天做苦役的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以上，致使我胸背、臀部出现了血水泡，并且大面积溃烂。血水浸透了内衣裤，我每天要用草纸垫在短裤里面，但是每次拿下草纸要换的时候，总要撕下一大块皮，撕裂般的疼痛，走路跨步非常艰难，吃饭上厕所难以下蹲。” 


他说：“那时的苦役是做球，要用钢针扎球皮的眼，用上了蜡的线穿上再拉紧，由于每天的苦役时间长，人很容易疲劳，钢针就经常扎到自己手上，手指拉线时间长了就被勒破了皮，加上蜡的毒性两手指立即红肿溃烂，通彻心肺。即使这样每天还得被迫作苦役。” 


因为林慎立的妻子李进宇是加拿大居民，在加拿大政府、国会议员以及各界正义人士的帮助营救下，林慎立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来到了加拿大。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瑞德议员本人曾在加拿大国会提出M236议案，要求加拿大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十三位与加拿大居民和公民有亲属关系的、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目前，这十三位加拿大人（居民）或亲属均被成功营救，部份亲属来到加拿大与亲人团聚。林鸣立就是其中之一。◇








一次法轮功学员在街上给一名中年妇女讲法轮功很好，这位妇女听完真相后，拉着学员的手就往旁边她家的门店走，学员当时不知怎么回事，跟着来到屋里。原来这位中年妇女是一户外地人家，早知道法轮功学员可信，想托那位法轮功学员在本地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 


这名妇女说：“如今这个社会都变成什么样了，我对面开的是一家小旅馆，据说是一警察开的，每天晚上都来一些年轻姑娘和一些坏男人在这里住宿鬼混，一看到这些我们就为儿子找对象发愁。我们一家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我们也是正派人家，是生产、经营鞋的商家。我儿子今年二十五岁，想找一个修炼法轮功人家的女孩做儿媳，我们就相信她们才是好人，我们听说这样的儿媳孝敬老人，善待公婆，相夫教子，邻里和睦。现在的社会这样的人太少啊。我今天遇到您也是我的造化，希望有合适的，您给我儿子介绍一个”。◇





1999年初，据中国官方调查：全国至少有7千万各阶层人士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为何在中共迫害后，一些自杀、杀人怪事突然在中共的媒体上层出不穷了呢？至今，法轮功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为什么在国外没有一例类似中共宣传的怪事呢？


为什么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而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分辨？


中共媒体那些五花八门的漏洞百出的造谣诬陷，仅仅是这场迫害所撒下的欺天大谎中的冰山一角。那么从这一角度看，这场迫害的借口全都是谎言和诬陷。


假如法轮功真存在问题，还用得着迫害者们象设计小说那样绞尽脑汁编故事吗？


到底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共丝毫不敢让中国百姓亲耳听一句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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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碑店真言             第137期            2012年3月16日

















孟凡良，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梁家营一带人，原在白沟镇小营村西任“高桥派出所所长”，后调到镇内，任白沟团结路路西派出所所长。


99年7.20以后，孟凡良积极追随江魔头邪恶打压黑指示，对打压、迫害法轮功“成绩突出”被评为个人先进，除奖金外，还到杭州旅游。99年7、8月间，孟凡良与到派出所探亲的妻子商量，想在扬水机站游泳池边摆一个汽水烟卷小摊，以搞点零花钱，可是没有多长时间钱的问题就“解决”了。孟琢磨了一个发财门路，有事没事，就找法轮功学员的麻烦。他不管白天黑夜，经常借故闯入民宅，胡乱翻腾，就是发现一张相关带了大法的纸条，勒索千儿八百元的最低，甚至三千五千。有一个学员被从家中录音机中取下一盘“普度”音乐带，连哄带吓敲诈了二千五百元。在高桥派出所期间，共非法勒索学员钱财七、八万（详细还待细查），没有收据，都装入自己的腰包，名利使孟抢了头功，因此和副所长还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孟凡良被调到镇内，继续使用他的邪恶手段，无事生非骚扰学员诈取钱财，他很会玩两面三刀。


9月28日，白沟镇开始查抄大法弟子家安装的各种卫星接收天线（大锅、小锅），富强路派出所孟凡良更是阴险毒辣，命令手下，砸门上房，查抄砸锅。有人讽刺的说“共产党要砸锅”（喻意要完蛋）。


孟凡良来白沟之前是一个穷孩子，到白沟任所长后，靠收受贿赂，借打击卖淫嫖娼之名，大肆敲诈。昧着良心敲诈大法弟子的血汗钱，几年的光景住上了洋楼，开上了豪华轿车……


◇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我是阜阳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做建筑的木工，二零零七年八月份的一个下午五点多钟，我在某一个村子给一家建楼的钉屋面板（此家盖的是三层楼，第三层是起脊的）房东用的是鲜白杨树的板子，板子不规格的要锯掉，鲜树板子是很难锯的，我当时是两腿骑在房顶的脊檀上（就是两腿跨在楼顶的两坡上），杨树板盘花大，实在难据。当我两手使尽力气往下按着电锯时，心里只想着锯板子，木板子锯掉了，手还在使劲地按着，结果，把我的大腿锯了个大口子，几乎锯到了骨头，锯了那么大的口子多吓人呀，可是说来奇怪，我一点没觉得疼，当时只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没事，有师父保护着呢！ 


于是我就从楼顶蹒跚地下到了地面，当纷纷前来围观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个个都惊呆了，他们嚷道：“那么大的口子不疼死人吗？”更让他们惊诧的是还不出血，因而在场的人无不叫绝：你们的法轮功真是了不起，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惊吓之余他们慢慢回过神来，房东急忙拿块长白布给我包扎在腿上，接着又找板车两个人把我送往附近的卫生所里。当时，卫生所里有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打吊针，他们一看我的腿伤成这样，包扎的白布一路颠簸掉到了脚脖子上，路人见了都不敢看，他们打吊针的更是如此。


医生叫我坐在长条椅子上给我清洗伤口，此刻他发现血管锯断了三根，只听医生说：“我行医几十年，从没见过血管断三根却不出血，将近锯到骨头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太神奇了。”他又说：“那个年轻人脚面子叫虫咬一下，只红肿一点，光打吊水一两个月了还没有好，相比之下怎么让人理解啊？”那位年轻人也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法轮功真神奇”。 


医生把电锯锯成的木屑用镊子夹出来，又说：“你得到大医院去缝接血管再缭十几针，方可”。我说：“没必要，你给我缝几针就行了”。于是他就给我缝了十针，结果还有一个洞口缝不住。 


第二天，我儿子建房子，找人给拉土，没找着帮忙人，于是，我就帮他忙，一点也没闲着，忙活一天，伤口一点也没觉得疼，更没有发现出血，只觉得血管在肉里头一动一动的，我想：可能是师父在给我接血管的。 


第四天，医生就给我拆线了，那个难以缝合的洞口虽然不停地在流水，但是，几天以后，不知不觉地就长好了。医生从我这件事也受到了启发，主动跟我联系，探讨法轮功的事，从此他也走上了修炼的路。 


其实，我得法出现了很多神奇之事，以前我一炼功，家人就怕心重重，现在好了，全家人都乐意信法了，儿子、儿媳妇、孙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一家十几口人和和睦睦成了一个修炼的家庭了。亲戚、邻居都称赞道：谁像你们一家人、敬老爱幼、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说这都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福份呀。◇


























